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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月岭有条小河，河里的鱼一年比一
年少。河东村的人看着心疼，自发组织起
来放生，隔三差五地，从集市买回一二两
重一条的小鱼儿，放入河中。看着鱼儿摇
头摆尾，瞬间就湮没在碧蓝碧蓝的河水
里，放生人一脸欢欣，祈祷鱼儿快点长大，
多生鱼崽。

放生的人都很大方，放一次生，要买
几十元甚至上百元钱的鱼儿，这个放了那
个放。这就喜坏了河西村的树元，河东村
放生的人刚走，他就把十多只灯笼罾急不
可耐地沉到河里。

灯笼罾形似灯笼，是野月岭常用的捕
鱼工具，半腰开着两个口子，如一对喇叭
探向罾内。罾顶有条长绳，细而结实。绳端
系一浮标，用带钩的长竹竿钩住浮标，能
把罾放入河里，也能从河里起出罾来。罾
内放着散发异香的鱼饵，刚被放生的鱼儿
饥肠辘辘，闻到香味，都争先恐后地从两
个喇叭形的口子里钻进去。钻进去了，再
也出不来。

树元一个小时起一次罾，一天下来，
能把河东村放生的鱼儿捕得所剩无几，然
后拿到集市去卖。河东村的人来买鱼时，
见那些鱼儿可爱，又买下来，送到河里去
放生。

树元又用灯笼罾把那些鱼儿捕上来，
屁颠屁颠地拿到集市上去卖。河东村的人
放多少次生，树元就能赚多少次钱。

河西村的人都说树元缺德。树元不怕
别人说，照样我行我素，谁也奈何不了他。

楚江也看不下去，说他：“你就不能让
鱼儿在河里多待几天？”

树元说：“多待几天鱼儿都跑了，我还
捕什么？”

楚江想不明白，说：“鱼不是在河里
么，还能跑到哪里去？”

树元嘎嘎大笑，说：“你个老哈，这样
的事儿也整不明白。”

老哈是野月岭对傻子的称呼，树元经
常把这个称呼送给楚江，说楚江傻，说楚
江笨，说楚江的脑子是木头，从来不会转
弯儿。一条小河那么长，刚放下去的鱼不
及时捕捞上来，它们就会游到别处去，这
么简单的道理，楚江也搞不清楚，叫他老
哈便宜了他，应该叫他白痴。

楚江也真的像个白痴，傻傻地瞅着树
元，眼里浮着迷惘。“你为什么非要把刚放
生的鱼捕上来呢，你为什么就不能让鱼儿
游到别处去生鱼仔？”

“你回家想呗，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树元又嘎嘎地笑，笑声里全是轻蔑。

楚江突然觉得树元那嘎嘎的叫声好像鸭
叫，对，鸭子的叫声就是这样“嘎嘎嘎嘎”
的。楚江一阵激灵，他想起了他家的鸭子，
转身就往家里跑。

树元戏谑地说：“回家好好想啊。”
楚江说：“我懒得想，到家我得喂鸭

子。”

楚江家里养了五六十只鸭，都有一斤
多了，平时圈在屋前的池塘里。现在他突
然有了想法，把鸭子放到小河里去。他三
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奔到家里，对老婆
说：“鸭圈在池塘里长得不快，还是放到河
里去吧。”老婆说：“鸭子放到河里，不怕它
们沿河跑了？”楚江说：“鸭子有灵性，不会
跑得离家太远。”

楚江把鸭群赶到河里，也就是树元放
灯笼罾的那段河域。鸭子一下河，比在池
塘里兴奋多了，互相追逐，开心戏耍，把一
河平静的水搅得浪花四溅。眼尖的鸭子看
见灯笼罾的浮标，一嘴叨起来，仰起脖子
想往肚里吞。别的鸭子看见了，都游过来
抢，你争我夺，好不热闹。争累了，抢累了，
听见楚江在岸上“来来来来”地呼唤，知道
喂食的时间到了，便争先恐后，屁颠屁颠
跑上岸。

这时，树元也来起灯笼罾了。起罾时
感觉到没有往日沉，出水一看，空空的，一
条鱼儿也没有。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树元很纳闷，这些日子，明明看到河
东村有好几起人在小河里放生，怎么就捕
不到鱼了？是不是楚江家的鸭群把鱼儿吓
跑了？河水很浅，罾能放到的地方不过一
二米深，鸭群在水面游来游去，鱼哪里还
敢靠近罾。

树元找到楚江，一脸不高兴地说：“楚
江，你不要把鸭放到河里去。”

楚江瞪着树元，说：“为什么不能放到
河里去？这河是你家私人的？”

树元被楚江噎住了，好一阵才憋出一
句话：“你把鸭子放到河里，我的灯笼罾就
捕不到鱼了。”

楚江说：“捕不到鱼好啊，河里的鱼就
不会越来越少。”

树元身上的血一下子涌上头顶，冲着
楚江吼：“你是成心和我作对？”

楚江不愠不火，语气淡淡地说：“我从
来不跟别人作对，我只希望河里的鱼不要
灭绝。”

树元见楚江不怕他，气得直想吐血，
恶狠狠地说：“你再放鸭到河里去，别怪我
把鸭子全打死。”

楚江可能真的怕树元把他的鸭子打
死，一连几天都没把鸭群赶到小河里去。树
元得意洋洋，心想做人还是要凶横，你凶
横，人家就怕你。他看见河东村的人又在放
生了，三脚并作两步，喜滋滋地去河边放
罾。河边立起了一块牌子，牌子上贴着一张
禁止在河里捕鱼的布告，布告上盖着县政
府鲜红的大印。树元马上猜到，这牌子是楚
江立在河边的，布告也是楚江贴上去的，楚
江是变着法儿不让他捕鱼。树元十分恼火，
想把灯笼罾沉到河里去，却又不敢。他不怕
楚江，但怕那张禁止在河里捕鱼的布告，那
个鲜红的印章，不能不使他敬畏。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百味斋

群 鸭 戏 罾（小小说）

龙会吟

在所有的灯光里读你
把你读成了对星星的回忆
轻轻撩起滴水的诗意
总是牵挂些许简单的眺望

我把自己放在叶片上
铺天盖地的琴声
弹跳最动容的泪滴
难忘一束开在镜里的鲜花

慢慢穿过清晰的倒影

收拾散落在大街小巷的笑容
陪你看风景的不是我
不止一人错过了一树阳光

试着走出雨水的隐忍
以一种凌厉的方式
推开上下翻飞的眸光
再见已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李斌，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邵阳
市作家协会会员）

■湘西南诗会

读 你 李 斌

一根拐杖，一双瘸腿，
将每天的时光丈量。
七十五年的光阴，
一半交给异乡，
一半留给故乡。

所有的光阴，静默，
恰似门前那弯桐江水。
从异乡来，到异乡去
空留一段，烙上故乡印。
（龙新，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父 亲 龙 新

亲爱的爸爸：
您好！
最近身体可好？寒冬来临，千

万要注意保暖，别感冒了哦！上个
周末我们带着锋锐到老家蒋河桥
去了一趟。爸爸，您知道吗，我们
家乡的变化可大了。我知道，蒋河
桥这方水土，一直是你最牵挂最
关心的地方，现在，就让女儿细细
跟你描述家乡的巨变吧。

家乡最大的变化就是路。以前
一说起去蒋河桥乡（现蔡锷乡），大
家就会使劲地摇头，说那条坑坑洼
洼的路就是噩梦，小汽车颠簸在上
面，就像在坐过山车，晃得人心生
畏惧。现在随着 S213 公路的全线
竣工通车，过去的那条出了名的烂
路已成为历史。新修的S213公路，
又宽又直。以前的老路弯弯曲曲
的，视线十分受阻。宽敞笔直的
S213公路，不仅给家乡人民的出行
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还吸引了不少
外地人来此投资、旅游。听乡长说，
现在咱家乡的蔡锷故居、罗士水杉

林、黄家坝等景区已成为邵阳的热
门景区，每天到这里参观旅游的人
还真不少呢。家乡正以全新的姿容
迎接着各地人们的光临。

爸爸，读到这儿，您一定欣慰
不已。别急，家乡的变化还有很多
很多！

现在在农村生活可方便了，
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宽带网络
村村通。行走在家乡的小道上，最
大的感觉就是舒适干净。听村主
任说，现在各村部的文明卫生工
作是项大工程，每户门前配发了
大号垃圾桶，实行门前三包责任
制，还要评比打分，村民的积极性
可高啦！家家户户门前干干净净
的，还种植了不少花草树木。行走
在村庄的每个角落，有的是新鲜
的空气，有的是青山绿水，有的是
鸟语花香，真是让人心旷神怡，不
由得感叹社会主义好，新农村好。

您还记得以前住在我们隔壁
的杨湘英老人家吗？政府给她修
了保障性住房，还每年给她发放

补助金。村子里还有活动中心，配
备了健身室。茶余饭后，大家纷纷
来到活动中心，健身的，打球的，
下棋的，聊天的，好一幅幸福的家
乡祥和图哟！这一次回来，还碰到
了您的老战友肖叔叔。肖叔叔很
是记挂您，要我代他向您问好呢！
肖叔叔说，今年乡政府还组织了
退役老兵联谊会，每年定期开展
一系列活动。肖叔叔叮嘱道，如果
您回邵阳了，一定要来参加，很多
老战友都想见到您呢。

家乡的经济也在蓬勃发展着。
您还记得老家沿河的那片农田吗？
现在由政府统一播撒种植油菜，万
亩油菜正长势喜人，等到明年春
天，这里不仅会吸引很多游客前来
赏花照相，乡亲们每家还可以获得
不少油菜籽。现在在农村，只要勤
奋，只要去耕作，就会有可观的收
入。所有的农副产品都不用愁销
路，政府都会联系对接。村民们手
头愈来愈富裕了，村里一栋栋的小
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爸爸，家乡的变化巨大吧？您
春节回邵阳了，女儿带您去家乡
好好看看，让您亲自感受家乡的
巨大变化。爸爸，您在外地要注意
身体，我们等着您回来！

（王智珍，任职于大祥区三八
亭小学）

■樟树垅茶座

写 给 爸 爸 的 信
王智珍

父亲今年 94 岁了，他一辈子
喜欢做梦，还喜欢追梦。

父亲出生于旧社会，读了几
年老书，高小毕业，在当地算是一
个有文化的人。不仅字写得好，还
会吟诗作对。这得益于祖父是个
老师，非常重视儿女的教育。由于
父亲有文化，明事理，继承了祖父
的传统，再苦再穷也要送子女上
学。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读了书，
其中三个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成
为国家的科技人才。

父亲思想活跃，接受新鲜事
物快。上世纪80年代，城里人刚刚
有黑白电视机。他60岁生日，什么
礼品都不要，做梦就想要台电视
机。我只好将家里刚买不久的韶
峰牌电视机送给他。每当夜幕降
临，左邻右舍、男男女女都来父亲
家里看电视。他端茶送水，喜笑颜
开，心里美滋滋的。之后，又换上
了彩电，购买了沙发、席梦思、冰
箱，还用上了手机。如今吃穿不
愁，出行有小车，治病有医保……

忆往昔，父亲为了全家人吃
饱穿暖，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但
由于当时条件差，加上子女多，总
是缺吃少穿，生活相当艰苦。一日
三餐，由于粮食不够，只能吃两
顿，其中早餐还只能吃红薯、玉米
等杂粮。尽管如此，每年 4 月至 5
月，还是青黄不接，没有饭吃。当
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二十多户一
百多人的温饱重担落在他的肩
上。队里有九十多亩农田，只有二
十几亩有水灌溉，其余六十多亩

靠天吃饭，常常十年九旱，颗粒无
收。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吃
饭不香，睡觉不甜，一定要想办法
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1971年，又一场大旱降临，县
区干部下乡救灾。父亲拿出了心
中多年的规划方案——在白洋冲
山脚建一座抽水站，将垅里的水
抽到75米高的雷公山顶上，再开
挖1.2公里渠道，可灌溉花树坪周
围四百多亩土地，能解决我队及
相邻队的生产用水问题，需要投
资五千元左右。联村干部实地踏
勘、测量设计，认为方案可行，同
意建设。五千元资金，现在来说不
算什么，但在当时由生产队来筹
集，谈何容易。山上没有树，仓里
没有谷，塘里没有鱼，怎么办？只
有卖猪卖牛，卖鸡卖鸭，一点一点
筹备。父亲以身作则，带头卖掉家
里养的一头肥猪，加上自己多年
来的积蓄，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百
多元，筹集了五百元资金。社员群
众纷纷倾囊而出，尽管如此，还是
不够。父亲和干部又日夜奔走，多
次汇报申请，终于感动了农村信
用社的领导，破例贷款两千元。用
筹集的钱买了一台20马力的柴油
机，50多根共100多米长的铸铁水
管，一台水泵。大家欢天喜地，干
劲冲天，开山凿石，挖土挑石抬设
备，工地上人来人往，个个挥汗如
雨，争先恐后。这是父亲最快乐的
时光，因为“有收无收在于水，多
收少收在于肥”，水是农业的命
脉。抽水站的建成，意味着水稻生

产有了丰收的保障，就能结束社
员们没有饭吃的历史。这个梦想
居然在他手上实现了，怎么能不
万分激动和高兴呢！从此以后，有
了水源浇灌，加上科学耕作，彻底
解决了温饱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善住房
条件成了父亲的又一个梦想：我
家老房子是解放前地主做饭的厨
房，两间30多平方米。低矮潮湿，
通风采光很差，并且风雨飘摇，让
人提心吊胆。1973年，父亲自己动
手做砖，平整土地，请工匠师傅修
建了一栋土砖房，两层三间80平
方米，有效缓解了九口之家的住
房压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以后，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
济。思想敏锐的父亲，如鱼得水，
抓住机遇，一展身手，获得了政策
的红利。1980年，买材料，烧红砖，
新建了一栋六向五间的平房，面
积约300平方米。宽敞明亮，和旧
房相比，天壤之别。乔迁新居之
日，父亲掩饰不住骄傲的神色。
2005 年，哥哥刘唯一又翻新了父
亲建的平房，兴建了豪华气派的
楼房，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父亲做
梦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住进
这样好的房子。

（刘尊一，任职于邵阳市水利局）

■人物剪影

父 亲 的 梦 想
刘尊一

双清夕照 杨民贵 摄


